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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时期小说的叙事结构

赵文兰

[摘　 要] 　 小说的意义是潜在的,需要借助有意味的叙事形式来揭示。 在西方现代文学的

影响下,五四作家积极探索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以传递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体认。 横截面和开

放式结尾等淡化情节的结构碎片化地呈现了现代生活,以顿悟揭示人生的真谛。 多叙事层的框架

叙事,借助自我指涉,达到“镜—文本”的叙事效果。 时间倒错和空间并置的时空结构,将现实与

回忆、梦幻与联想交融,共时呈现人物的原初境遇。 另外,中国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五四作

家的小说结构带有一些民族性特征,表明其对西方小说接受的变异:小引与正文互为镜像,共同指

向作品的主旨;叙事空白与“白描”悄声传达了潜藏文本,营造出含蓄的叙事效果。 五四作家对现

代小说叙事结构的开拓创新,确立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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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杰拉德·普林斯(Ｇｅｒａｌｄ Ｐｒｉｎｃｅ)认为,“叙事的真正主题,是特定事

件的表现而不是事件本身”①。 罗伯特·斯科尔斯(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ｏｌｅｓ)等指出,叙事艺术是讲故事的艺

术,优秀的讲故事者以“花言巧语”取代“枯燥乏味”。②小说的意义是潜在的,需借助叙事手法和技巧

的运用来揭示。 为取得特定审美效果、隐晦呈现作品的意义,西方现代小说家将其关注的焦点投向小

说叙事结构的设置,如淡化情节、时间倒错等,使其作品凸显现代性特征。 叙事结构意即文学作品的

结构安排,通过特定叙事形式,使故事得以呈现。 正如戴维·洛奇(Ｄａｖｉｄ Ｌｏｄｇｅ)所说:“叙事结构就

像支撑起现代高层建筑物的主梁”,“决定了这栋建筑的外形与特色”。③叙事结构统领叙事的程式,
指向作家的创作意图,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
四作家开始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进行革新,并积极探索新的写作技巧。 他们在小说创作中重视

叙事形式的选择,通过特定的叙事结构,巧妙揭示作品的深层主旨,表达其对现实人生的感悟和认知。
五四时期小说的叙事结构包括情节和时空两个维度:情节结构涉及横截面与开放式结尾、多叙事层与

小引等层面;时空结构则体现在时间倒错与空间并置、叙事空白与“白描”的运用上。 本文拟以五四

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为例,探究五四时期小说中叙事结构的表现形态及其主题效果。

一、 横截面与开放式结尾:生活的碎片化呈现

情节与叙事结构相关,是对系列事件的叙述。 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通常包括开端、发展、高潮和

结局,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学的兴起,情节的权威性被逐渐消解。 莫泊桑(Ｇｕｙ ｄｅ 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指出,
小说家“布局的巧妙”,在于对“小事的巧妙组合”。④西方现代小说家摒弃了传统的重大社会题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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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注重描摹凡俗人物的平淡生活,其小说不再追求完整的结构,而是淡化情节,通过横截面来呈现碎

片化的现代生活和人物内心真实。 现代小说往往以一日为叙述框架,通过生活片段揭示人生的真谛。
如詹姆斯·乔伊斯(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的«死者»通过两个片段———加布里埃尔携妻子格丽塔到姨妈家参

加圣诞晚宴以及格丽塔在旅馆讲述其早年情感经历———揭示了幻灭的主题。
五四时期,西方现代小说淡化情节的叙事结构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认同。 如沈雁冰指出,短篇小说

可以仅描写人生的片段,不一定需要完整的头尾。 冯沅君认为,短篇小说是从平凡中抽取人生意义来

展示,小说家看重的是断片。① 在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下,五四作家在其小说创作中摒弃了中国传统

史传文学的纵剖式、从头至尾的叙述方式,不再追求因果链的完整,而是采用了横截面的叙事结构,以
日常生活的片段来碎片化地呈现人物的生存境遇和情感世界。 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使小说呈现出情节

淡化的叙事特征,而且传递了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思考。
鲁迅作为较早译介外国文学的五四作家,其小说创作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倾向于淡化情节,侧

面表现社会现实。 如«示众»选取的是夏日街头一景,讲述了人们围观一个犯人的情景。 小说采用视

角转换的手法,刻画了胖孩子、秃头、胖大汉、瘦子、椭圆脸、车夫等看客形象,揭示了民众内心的麻木

和愚昧。 留学剑桥期间的徐志摩,曾拜访过凯瑟琳·曼斯菲尔德(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民国时期译作

“曼殊斐儿”),并译介了其多个作品。 受其影响,他的小说均为片段叙事。 如«一个清清的早上»描述

了鄂先生清晨躺在床上的所思所想,通过大段意识流呈现其对自己心仪的女士的遐想和矛盾情感:不
想受她的气,却为她心跳、寝食难安;明知她有副冷心肠,却甘愿卷入“男女间的战争”②。 这段内心独

白鲜活描摹出他为爱所困的境遇。 沈从文的小说也多淡化情节。 例如,«或人的太太»以一个秋日下

午为叙事背景,描写了男主人公芝和太太在公园散步的场景,以反讽的口吻塑造出一个欲望驱使下叛

逆而自私的现代女性形象。 在太太看来,有个好丈夫的同时还应有个如意情人,她甚至还要丈夫也爱

情人,这无疑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颠覆。
有着“中国的曼殊斐儿”之称的凌叔华,师承了曼氏的现代小说叙事手法,其作品多涉及生活的

横截面。 如«春天»讲述了一日上午霄音在家里的活动和思想,意识流动暗示了她对沉闷乏味的婚姻

生活的厌倦,展现了她想要摆脱婚姻的桎梏、追求自由生活而不得的矛盾心理。 她想起昔日恋人,提
笔给对方写信,却因信被花瓶里的水打湿和丈夫的到来而终止,片段叙事描摹出一个游移于自我和他

者之间的女性形象。 陈衡哲的多个短篇小说也采用了片段叙事的手法。 她于 １９１７ 年发表在«留美学

生季报»上的白话小说«一日»,堪称新文学的最早作品。 该小说包括九个片段,描述了美国女子大学

新生一天的琐屑生活,展现了她们的人情世态。 作家在小引中谈到,该小说“既无结构,亦无目的,所
以只能算是一种白描”③。 此处的“无结构”,显然是情节淡化的代名词。

小说结尾有封闭式和开放式之分。 封闭式结尾以其明确的结局和问题的解决为传统小说所青

睐,这在古希腊悲剧结尾的逆转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中都有体现。 开放式结尾是现代小说

的标志性特征。 罗兰·巴尔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曾提出“零度写作”,并指出这是一种中性写作,消除

了语言的神话性。④ 开放式结尾就是“零度写作”,规避了叙事的封闭性。 现代小说的结尾常常随意

中止,拒绝解释和判断,赋予读者“生活正迈向不可测的未来的想像感受”⑤,使其茫然悬置空中。 作

为西方现代文学的先驱,亨利·詹姆斯(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的小说往往终止在一段对话中间,留给读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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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遐想;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则以人物对自我和人生的“顿悟”结尾,引起读者共鸣。 在西方现

代作家的影响下,开放式结尾的模式受到五四作家的认可,并广泛运用到小说创作之中。 在他们的作

品中,小说结尾不再是封闭式的,而是开放式的、悬而未决的。 这种结尾方式不仅避免了作家的主观

意向呈现,而且留下了人物的困惑和顿悟供读者思考。
郭沫若的«鼠灾»结尾就具有“零度写作”叙事特征。 该小说截取了一个生活片段,讲述了平甫因

衣服被老鼠咬坏而对妻子心生不满,大量的意识流呈现了平甫对妻子的抱怨和愤恨。 后来,妻子喊他

吃饭了,“他不高兴地答应着走下楼去了”①,故事戛然而止。 淡淡的结尾,描摹出平甫的狭隘和自私,
进而揭示了他和妻子之间不和谐的婚姻关系。 叶圣陶的«隔膜»也是片段叙事,其结尾具有开放性。
小说讲述了叙述者“我”去城里拜访亲戚和朋友的经历。 他们虚伪、模式化的措辞使“我”深感孤独和

无聊,竟觉得“生疏”起来。 结尾的“我只是不明白……”②这种未完成性叙述,不仅暗示了“我”的困

惑,同时也映照了作品人际疏离和隔膜的主题。
凌叔华的小说极具现代性,其结尾往往是人物的顿悟。 如«有福气的人»中,章老太被认为是最

有福气的人,衣食无忧,儿孙满堂。 然而,在六十九大寿后,她偶然听到大儿夫妇的话,才意识到,“她
的有福”是虚幻的,“贤孝”只是假象,家人惦记的是她的钱。 小说结尾她“依旧沉默慈和,只是走路比

来时不同”③,暗示了她对亲情的幻灭。 冰心的小说结尾也多为开放式。 如«是谁断送了你»,讲述了

怡萱因收到男同学的信而被父亲训斥、抑郁而亡的故事。 结尾是怡萱叔叔的一句话:“可怜的怡萱侄

女呵,到底是谁断送了你?”④评判的缺失,正是对封建伦理道德和父权制的无声谴责。 石评梅的«林
楠的日记»结尾也是开放式的:“我想到走,想到死,想到就这样活下去。”⑤作为旧式女子,林楠被丈夫

背叛,却只能忍气吞声。 开放式结尾呈示了她的矛盾情感以及他者和自我身份选择的艰难,同时也暗

示了作家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

二、 多叙事层与小引:“镜—文本”的叙事游戏

强调自我意识的现代小说家热衷于叙事的游戏,通过对叙事层的设置,模糊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

限,凸显叙事的真实。 故事与故事中的故事构成层次,前者为第一叙事层,后者为第二叙事层。 关于

叙事层的内涵,米克·巴尔(Ｍｉｅｋｅ Ｂａｌ)认为,主要文本与插入文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是插入的故

事对主要故事进行解释和说明;二是两者相似,插入文本是主要文本的符号表征,产生“镜—文本”的
预示效果。⑥ 杰拉德·普林斯则提出套层结构的“叙事内镜”功能,指出嵌入文本的亚情节与文本情

节平行,前者是对后者的微型模仿,部分复制反映了整体。⑦

多叙事层或曰套层结构现象,可追溯至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意大利作家薄伽丘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ｏ)的«十日谈»和英国作家乔叟(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ｈａｕｃｅｒ)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作品。
其中,«一千零一夜»堪称套层结构的典范,叙述者山鲁佐德的故事是第一叙事层,她每晚给国王讲的

故事则属于第二叙事层,第二叙事层又插入新的故事,构成嵌套式结构。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小说很

少采纳多叙事层结构,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明末白话短篇小说集«豆棚闲话»中。⑧ 该小说集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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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在豆棚下纳凉交谈的场景,其中的人物讲述了十二个独立的故事,构成了多叙事层。
五四时期,随着外国文学作品的涌入,五四作家对小说叙事模式的革新不可避免地需要选择适合

的叙事结构。 为了减轻叙事干预、取得客观的叙事效果、隐晦呈现小说的主题,他们采纳了多叙事层

的框架式结构,以第一叙事层的人物,引出第二叙事层的故事,建构起分层叙事。 不同叙事层主题之

间存在解释说明、类比或对比关系,发挥“叙事内镜”的作用,借助文本的自我指涉,间接暗示深层主

题,获得“镜—文本”的叙事效果。
鲁迅的«幸福的家庭»就涉及多层叙事,具有自我指涉性。 第一叙事层中,匿名主人公在家里构

思一部题为«幸福的家庭»的小说,现实生活展现了灰色的家庭氛围:生活的琐屑、妻子的粗俗与孩子

的啼哭;而在第二叙事层中,小说则呈现出幸福的家庭氛围:夫妻温文尔雅、衣食无忧,生活浪漫温馨。
现实与虚构的矛盾构成两个叙事层之间的张力,“叙事内镜”营造反讽效果,凸显了不和谐的婚姻主

题。 郭沫若的«落叶»也采用了套层结构。 第一叙事层中,叙述者“我”忆起前年看望病危的朋友洪师

武,他将情人菊子写给他的信交给“我”,现在,“我”决定把信件译成中文并定名为«落叶»;而在第二

叙事层中,菊子信件的内容展现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 信件题目与小说标题的重合实现了亚情

节对文本情节的微型模仿,具有自我指涉性。 这种套层结构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悲剧命运主题。
作为“自叙传”抒情小说的代表作家,庐隐的多个短篇运用了框架叙事模式。 如«丽石的日记»

中,第一叙事层涉及丽石的朋友、叙述者“我”对丽石的日记的讲述;第二叙事层是小说的主体,指涉

丽石所写日记的内容。 这些嵌入文本描绘了主人公失败的爱情经历,展现了其悲观、虚无的人生观,
揭示了幻灭的爱情主题。 凌叔华的«一个故事»包括三个叙事层:第一叙事层中,叙述者“我”谈到写

小说的计划和创作观;第二叙事层中,“我”忆起两年前四个人跟“我”讲述的女校校长和女生的爱情

纠葛;第三叙事层则是关于该女校事件的四个不同版本,叙述者的性别差异使其讲述带有性别政治色

彩。 第三叙事层对第一叙事层的互文呈现起到了“叙事内镜”的作用。 这种多叙事层的结构,曲折地

呈现了作品的女性主题。 冰心的«一篇小说的结局»也采用了框架叙事:第一叙事层的文本涉及葰如

女士对一篇快乐的小说的构想和写作,第二叙事层则是对小说内容的呈现。 与设想不同,葰如的小说

有个悲剧结局:老太太等来的是儿子战死沙场的噩耗。 两个叙事层的对照,暗示了作家的反战思想。
如果说五四作家小说的多叙事层框架式结构主要源于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借鉴的话,那么他们

作品开头的小引体现的则是中国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表明其对西方小说叙事模式接受的变异。
中国古典小说的开头往往是一则小故事或几句诗词,用以引出正文。 五四作家小说的开头也偶尔采

用小引的结构,以影射正文的内容,具有“叙事内镜”的功能。 通过文本的自我指涉,小引与正文相互

关照、互为镜像,共同指向作品的主旨,从而营造出“镜—文本”的叙事效果。
鲁迅的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的开端是一段文言文的引子,为正文提供了铺垫和说明。 这段引

子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介绍了正文中十三篇日记的由来及作者境况,指出该日记系“余”之旧友昆仲君

患“迫害狂”病期间所作,多“荒唐之言”。 正文则通过这个自我分裂却又“清醒”的狂人的内心独白,
揭露了旧礼教的弊害以及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曲折地传达了作家对封建制度的批判。 看似

“杂无伦次”的狂人呓语,揭示的却是社会真实。 小引的运用在此起到了反讽的效果,映照出小说的

核心主题。 郭沫若«行路难»的开头也有个小引,引用了唐代诗人李白的«行路难三首»中的第二首,
表达了诗人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矛盾和犹疑:既不愿与现实妥协,又渴望一展抱负。 引子中的抒情主

人公与小说正文中男主人公爱牟的遭遇不谋而合。 爱牟在漂泊的生活中遭遇了种种磨难,生存的困

境使其产生对现实的幻灭感,却依然选择在生活的激流中奋进。 小引和正文内容相互关照,发挥了

“叙事内镜”的作用。
五四女作家中,冯沅君尤为注重对小引的运用,其«误点»«潜悼»«春痕»等多个短篇均采用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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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叙事结构。 如«误点»的开端是一段第一人称的自白,展现了“我”面对慈母的爱和情人的爱的冲突

所呈现的矛盾心理,影射了下文的内容。 小说的正文是第三人称叙事,讲述了继之告别恋人渔湘、回
老家看望母亲的经历,以及他在母亲和恋人之间所做出的艰难抉择。 小引和正文互为镜像,凸显了主

人公的精神困境。 庐隐的小说多具感伤情调,往往通过小引得以强化。 如«彷徨»的开端是一首白话

诗,其中“彷徨”一词反复出现,暗示第一人称抒情主人公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时的虚妄感,这与正文

中秋心对自己人生的幻灭感和悲观意识不谋而合,构成文本的自我指涉。 陈衡哲的«波儿»是底层叙

事,开头通过介绍创作因由,暗示了小说内容的真实性;正文讲述的是波儿一家虽然生活困顿但相互

关爱的故事。 引子和正文形成互文关系,共同揭示了爱和亲情的创作主题。

三、 时间倒错与空间并置:人物际遇的间接显现

时间是文学作品无法回避的因素,文学作品承载着作家的时间哲学。 时间是复现的主题,也是故

事与话语的构件。 关于叙事虚构作品的时间论题,西方学者做出了诸多阐释。 如热拉尔·热奈特

(Ｇé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把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之间的不协调现象称为“时间倒错”,包括“预叙”和“倒叙”
两种,前者是事先提及,后者是事后追叙。① 戴维·洛奇则认为,时序变化使叙事呈现“相隔遥远的事

件之间的因果和讽刺关系”②。
时间倒错手法古已有之,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从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返航的中途开始叙

事,然后追述其之前的冒险经历。 中国古典小说也存在时序变换现象,标志性语词有“此是后话,暂
且不提”等。 现代小说家对时间的意识更加自觉,时间的颠倒错置是现代小说的典型特征。 受现代

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现代小说家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建构起了新型时间秩序,他们将物理

时间与心理时间相融合,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通过追忆、梦幻、联想编织成一个记忆之网,间接呈

现人物的原初境遇。 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已故上校的女儿»,描述了约瑟芬和康斯坦

蒂在父亲去世后的活动和追忆。 叙事穿梭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揭示了两个老处女的孤独境遇和荒芜

情感。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现代小说及理论的译介引入,中国学界开始关注现代小说的时间问题。 如赵

景深指出,短篇小说的结构包括追叙、交互式、循环式和潜藏式,其中追叙和潜藏式为时间结构。③ 受

西方现代作家影响,五四作家也逐渐摒弃了线性叙事,运用时间倒错技巧,把现实和梦幻、回忆和联想

交织呈现,表现人物的复杂意识,揭示生活的本质。 其小说中的时间倒错主要涉及倒叙,而预叙则多

表现为幻想和联想。
作为沟通曼氏与中国文坛的桥梁,徐志摩在其小说中对时间倒错这种现代叙事手法运用得游刃

有余。 以«轮盘»为例,该小说讲述了三小姐倪秋雁赌输全部身家后的活动和意识。 叙事在现实和回

忆、梦幻之间穿梭往返,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了她过往及当下的困顿。 等车时,三小姐“觉得冷”,其
意识流揭示了原因:她输得很惨,连最珍贵的珍珠项圈也搭了进去。 接着叙事回到过去,她忆起病重

的母亲叮嘱她保存好项链的场景。 “车到了家了”④,叙事来到当下。 她进了房门,站在穿衣镜前,看
着疲倦呆钝的自己,恍惚起来。 幻觉中,她又听到母亲要为她保存项链的怜爱之语。 随后,她回忆了

与小俞、老五相识后的堕落和变化,想起母亲对她“拿不稳主意”的担忧。 她呷了口茶,听到笼中金丝

雀欢快的叫声,思绪又飘回小时候,忆起和母亲的闲聊以及母亲对她未来生活的忧虑。 当她坐在软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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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７ 页。
[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卢丽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８８ 页。
参见赵景深:«短篇小说的结构»,«文学周报»１９２８ 年第 ２７６—３００ 期。
徐志摩:«轮盘»,载顾永棣、顾倩编:«徐志摩小说全集»,学林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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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时,意识再次流向儿时,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给她买来一只小鸟、夸她聪慧的场景。 阿宝进来了,三小

姐的思绪被打断,她让阿宝把珍珠项圈拿来,故事戛然而止。 可以说,«轮盘»中时间倒错的运用,将
人物儿时的快乐和温情与当下的沉闷和孤寂并置,强化了其步入人生低谷后内心的悲凉和虚无。

格奥尔格·卢卡奇(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áｃｓ)认为,小说中的回忆“是对生活过程的体验性肯定”①。 而希利

斯·米勒(Ｊ. Ｈｉｌｌｉｓ Ｍｉｌｌｅｒ)指出,记忆是“不连贯的”,且“不受我们的控制”。② 回忆是人类存在的一

种方式,是发掘人的精神世界的途径。 记忆具有双重性,包括有意记忆和无意记忆。 无意记忆指的是

那些被生活中的事物和感受无意中唤醒的记忆,可能是一缕清香、一串音符或一件旧物,它们会在不

经意间唤醒尘封在记忆中的往事、场景或思绪。③ 描述无意记忆的经典之作当属马塞尔·普鲁斯特

(Ｍａｒｃｅｌ Ｐｒｏｕｓｔ)的«追忆似水年华»:泡入茶中的小玛德莱娜点心的味道,使叙述者“我”想起小时候

在贡布雷的往事,而斯万在侯爵夫人家听到的小乐曲则唤醒了他对奥黛特的爱情。
五四作家的小说也采用了描述无意记忆的叙事方式,借助记忆之物的重现,唤醒人物的无意记

忆,使人物的思绪自然滑入过去的生命体验,重温旧日时光,从而揭示人物的本质。 例如,凌叔华的

«资本家之圣诞»通过教堂钟声的复现,将主人公的思绪从现实引向过去。 第一次钟声使他想起十四

岁在上海看圣诞会的事;第二次钟响,他忆起留学美国的生活;第三次钟声过后,他想起归国后做圣诞

会、批判社会不良现象的事;第四次钟响,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经历。 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客观展现了

主人公的经历和内心,还描摹出一个自私、专制、冷酷的资本家形象。 冰心«第一次宴会»中的记忆之

物是个银花插。 瑛新婚不久,准备举办第一次宴会,无意中发现了母亲送给她的银花插,这唤起了她

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叙事回溯到她不久前侍奉病重母亲的场景,母亲的爱使她羞愧而痛苦,因为她未

能尽孝守候,故而甚至萌发了不该结婚的荒唐想法。 小说借助银花插这个记忆之物,触发了人物对过

去的回忆,从而使母爱主题得以彰显。
现代小说的结构形式倾向于碎片化,这种碎片化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序,给人以充塞的空间感。

正如 Ｅ. Ｍ. 福斯特(Ｅ. Ｍ. Ｆｏｒｓｔｅｒ)所说,很少有作家能够真正掌握空间感,而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的小说正是因为其出色的空间感而被誉为“超凡资质中的上品”④。 现代小说以时空交叉倒

置的方式,打破了单一时序,追求一种空间化的叙事效果。 约瑟夫·弗兰克(Ｊｏｓｅｆ Ｆｒａｎｋ)指出,现代

小说家推崇形式的空间化,因而终止了叙述的时间流。⑤ 戴维·米切尔森(Ｄａｖｉｄ Ｍｉｃｈｅｌｓｅｎ)则把空间

小说比作由许多瓣构成的橘子,“集中在唯一的主题(核)上”⑥。 西方现代小说家借助空间形式,将
结构和意义紧密结合,表现出对时间的弃绝和对空间的坚守,使小说结构呈现为时间倒错和空间并置

的特征。 如弗吉尼亚·伍尔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的«达洛维夫人»讲述了克拉丽莎一天的生活,共时呈

现了不同空间人物的活动和思想,揭示了他们的现实境遇和复杂内心。
在西方现代小说的启迪下,五四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也开始把目光投向空间结构。 他们的小说同

样背离了时间顺序,通过事件、场景以及空间的共时存在,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人物的遭际和命运,进
而暗示作品的深层主题。 如凌叔华的«女儿身世太凄凉»就是一部典型的空间小说,其中涉及两个场

景的并置。 第一个场景是闺阁女子婉兰和表姐在交谈,表姐作为新女性,鼓励婉兰拒绝包办婚姻,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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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１７ 页。
[美]Ｊ. 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４９ 页。
参见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２０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５０ 页。
[英] Ｅ. Ｍ.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５ 页。
参见[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载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第 ３ 页。
[美]戴维·米切尔森:«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载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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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寻找自己的幸福;第二个场景则是一年以后出嫁归宁的婉兰和三姨娘交谈,从其谈话中读者可知,
追求个性解放的表姐因受到非议抑郁而亡。 这种空间并置结构,客观呈现了两位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一个因忍受封建婚姻的压迫而凄苦不堪,另一个则因追寻爱情自由而被社会诟病,深刻揭示了父权社

会中女性他者的生存困境。
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也是空间叙事的典范之作。 该小说以张家宅院和喜宴堂为中心,描写

了北平普通人一天的琐屑生活。 场景描写和人物的回忆、梦幻、联想交错并置,展现出同一时间不同

空间中各色人物的活动和意识,揭示了他们的生存际遇和精神境况。 故事展现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

活剪影:白天,张老太太的七十寿宴、阿淑在喜宴堂的结婚典礼、卢二爷与逸九等人在饭馆的闲聊、车
夫王康和杨三的殴斗、老头儿卖酸梅汤等事件共时呈现;傍晚,张家庭院大戏的开场、丁大夫等人在厢

房的娱乐、挑夫的中暑而亡、杨三因斗殴被拘、卢二爷为其取保等事件同步上演。 无疑,这种空间并置

结构,碎片化地描摹出市民的生活百态和命运遭际,传递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

四、 叙事空白与“白描”:秘密的悄声传达

罗兰·巴尔特指出,现代文学的语言具有潜在的一切可能,创设了一种充满空隙和光亮的话

语。① 戴维·洛奇认为,小说含有空白、沉默的间隙,以朦胧暗示的策略实现文本的生成。② 叙事空白

具有主题作用,它常常通过文本内容的省略或时间结构的省叙来实现。 这种省略或省叙是现代小说

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意指故事与话语之间叙事的断裂,即话语时间比故事时间短,甚至话语时间为

零。 为了生成完整的文本,读者需推断填补被省略的内容。 为了获得“零度”叙事效果,西方现代作

家多采用省叙手法,创设叙事间隙,制造悬念。 如威廉·福克纳(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的«献给爱米丽的

玫瑰»中,作者对于爱米丽家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味和她去药店买砒霜的行为,并没有直接说明。 直到

故事结尾,真相才得以揭示:原来,爱米丽用砒霜毒死了未婚夫,并与其尸体同床共枕了三十年。
西方叙事学中的省叙,与中国叙事学中的“白描”异曲同工。 “白描”是中国传统绘画领域的概

念,指单纯用墨线勾描物象轮廓、结构的技法形式,后被运用于文学创作中。 中国文学有注重“意在

言外”的传统,力求达到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如庄子有“得意忘言”说,刘勰有“隐秀”论,司空图有

“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说等。 叙事虚构作品的隐含意义,往往需要借助“白描”手法来揭示。 鲁迅曾

说:“‘白描’却并没有秘诀。 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而已。”③

五四作家在其小说创作中,为在叙事的缝隙中悄声传达作品背后的“秘密”,自觉继承了中国文

学叙事的“白描”传统。 他们以朦胧暗示取代平铺直叙,通过简约的对话、简单的场景、平凡的生活片

段、淡淡的收笔等,还原生活的面貌,客观呈现人物的际遇,揭示人生的真谛。 “白描”借助叙事内容

或信息的省略制造悬念,使小说的潜藏含义得以含蓄表达。
陈平原指出,“‘五四’作家中真正掌握纯客观叙事技巧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凌叔华”④。 鲁迅小

说的客观性和“零度”叙事,主要表现在叙事空白的设置。 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简短对话、省略的

情节以及含蓄的语言,无不是对“白描”手法的精彩运用。 如«伤逝»以独白体形式,呈现了涓生对他

和子君过往生活的追忆。 小说的叙述者是涓生,但还有一个不在场的叙述者,那就是子君。 涓生把婚

姻的失败归咎于子君的变化,但其不可靠的叙事话语背后却存在着沉默的间隙,隐藏着被遮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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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子君为了爱与家人断绝关系,做了“出走的娜拉”,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涓生身上,而涓生却为了自

己的事业和生活与子君分手,其自私无情可见一斑。 另外,对于子君的死因,作者并未交代,这构成了

叙事空白。 但通过文本的暗示,读者可以推测子君是抑郁而亡。 她把爱当作一切,爱情却弃她而去,
她内心的幻灭和虚无感可想而知。 这种潜藏在文本深处的意义,正是通过“白描”手法浮出水面。 徐

志摩的«两姊妹»也运用了省叙手法。 小说描写了傍晚时分安粟和玛各姐妹俩在家里的活动,叙述者

只提及她们的母亲在二十多年前已经去世,至于她们的婚恋状况却不得而知,这构成了叙事空白。 接下

来的叙事则引导读者去填补这些缺失的信息,姐妹俩的交谈、她们对邻居家舞会的艳羡,尤其是玛各翻

看了昔日照片后的意识流动,都暗示了她们的过往经历。 多年来,姐妹俩过着一种单调乏味、与世隔绝

的修女式生活,青春年华似水流逝,她们错过了最佳婚恋期,找不到归属,只能活在对往日的追忆和嗟叹

中。 这种叙事空白曲折地呈现了两位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和精神困境。
五四女作家中成功驾驭“白描”手法的首推凌叔华,其«绣枕»存在重要叙事内容的缺失。 大小姐

花费全部心血、精心绣制的那对靠枕的命运,并未明确提及,而是通过小妞儿的描绘以及大小姐的反

应巧妙暗示。 小妞儿的干妈送给她的那对曾被人当脚踏垫子用的精美靠枕,估计正是大小姐的杰作。
虽然大小姐并未承认,但她听了小妞儿的话后的反应,如“忽然心中一动”“只管对着这两块绣花片子

出神”“默默不言,直着眼”等,却起着暗示作用。① 她想起当初绣靠枕时的用心、靠枕送给白家后亲戚

朋友的奉承以及梦到自己嫁入豪门的生活,其意识流确证了那对靠枕的惨淡结局,填补了这一沉默的

间隙。 这种叙事空白的设置,间接呈现了封建制度下旧式女子被践踏、被蔑视、婚姻不能自主的他者

境遇和悲剧命运。 冰心的«相片»也存在类似的文本间隙和话语缺失。 施女士在中国任教期间收养

了淑贞,但当淑贞跟随她回美国度假并表示想在美国读大学时,施女士却提出回中国。 原因不得而

知,构成叙事空白,缺失的内容可借助人物的意识流和反应填补。 “‘倘若淑贞嫁了呢?’一种孤寂之

感,冷然的四面袭来”;“施女士没有回头,只轻轻的拉着淑贞的手说:‘孩子,我想回到中国去。’”②这

些省略的信息,暗示了施女士自私的一面。 因为害怕孤独,施女士不希望淑贞嫁人离开,因而反对她

在美国读大学。 这种叙事空白,使得人性的弱点得以朦胧而深刻地呈现。
综上所述,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下,五四作家积极探索现代小说叙事模式,实践现代小说观,采

用多元化的叙事结构进行创作,以此传递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体认。 在他们的作品中,横截面和开放

式结尾等淡化情节的结构,碎片化地呈现了现代生活和心理真实,以顿悟揭示人生的真谛。 多叙事层

的框架叙事,借助文本的自我指涉,强化作品的主题,达到“镜—文本”的叙事效果。 时间倒错和空间

并置的现代时空结构,将现实与回忆、梦幻与联想交融,共时呈现人物的原初境遇和存在的复杂性。
另外,中国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五四作家的小说结构带有一些民族性特征,表明其对西方小

说叙事结构接受的变异:其作品的小引与正文相互关照、互为镜像,共同指向作品的主旨;他们运用叙

事空白和“白描”手法,创设间隙和悬念,悄声传达了作品背后的潜藏文本,营造出含蓄的叙事效果。
总体而言,五四作家在现代小说叙事结构方面的开拓创新,确立了他们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

位,并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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